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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卖点
· 中国现代哲学家、逻辑学家金岳霖作品集，收录了金岳霖早年关于中国哲学、逻辑学、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文章；
· 是研究中国现代哲学发展史的重要文献，也为读者了解金岳霖及其学术思想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 读者定位
1、哲学研究者
2、历史爱好者
· 人物简介
金岳霖（1895—1984），字龙荪，湖南长沙人，现代中国著名哲学家、逻辑学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曾任清华大学文学院教授、院长，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系主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主要著作有《逻辑》《论道》《知识论》《罗素哲学》等，著作合编有《金岳霖文集》。

· 编者简介
王中江，河南汝州人，博士，现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兼职研究员，中国政法大学儒学院兼职教授，中华孔子学会常务副会长。致力于周秦哲学和思想、出土文献所见思想、近现代中国哲学的研究，出版有《近代中国思维方式演变的趋势》《进化主义在中国的兴起──一个新的全能式世界观》《简帛文明与古代思想世界》等学术著作十余部，发表学术论文160余篇。

· 内容简介
金岳霖的哲学融会中西，博大精深；他的一生经历了不同的时代，其追求，其选择，充满浪漫特色和传奇色彩。这部文集既选编了他的哲学著论，也选编有他的散文和演讲等，它呈现给人的是：作为一位哲学家，他创建了形而上学、知识论和逻辑学体系；作为一个人，他超脱达观，雅人深致，自成高格。

◆ 简要目录
导言 
一哲学及东西方传统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1934) 
论道•绪论(1940) 
中国哲学(1943) 
哲学与生活(1944) 
二形而上学的重建 
自由意志与因果关系的关系(1926) 
道、式、能（1936） 
几与数（1940） 
无极而太极（1940） 
势至原则（1943） 
道、自然与人（1943—1944） 
三逻辑的本性及其作用 
逻辑的作用（1927） 
论自相矛盾(1927) 
释必然(1933) 
不相融的逻辑系统（1934） 
四知识和客观性 
休谟知识论的批评 
（限于Treatise中的知识论）（1928） 
内在关系和外在关系（1930） 
论事实(1931) 
关于真假的一个意见(1935) 
论手术论（1936） 
归纳原则与先验性（1940） 
自然（1943） 
五政治、教育和文化 
州长的财政权（1918） 
TH.格林的政治学说（1920） 
优秀分子与今日的社会（1922） 
美国(1927) 
真小说中的真概念（1937） 
论政治思想（1939） 
当代中国的教育 
——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中国问题座谈会”上的讲演（1943） 
附录 
金岳霖年谱简编

◆ 上架建议
历史
书摘
导言 
“实在”和“完美”的信念 
——金岳霖的“实在主义”和“新玄学” 
有一位现代中国哲学家，他的哲学追求世界的实在性，他的生活追求人生的完美性，他就是金岳霖(1895—1984)。 
金岳霖的哲学称得上是实在主义和理想主义的一种高度结合。一方面它是高度理化性的实在主义，另一方面它又是非同寻常的理想主义，这两者在他严密的体系化哲学殿堂中浑然一体地存在着。他的哲学殿堂是以类似于剥葱的逻辑和分析技术建造起来的，外观富丽堂皇，本身就是西方哲学影响中国哲学的产物，或者用新的方法建设中国新哲学的结果。 
金岳霖在《知识论》中说，如果有谁一定要在他的知识论上安装上一个什么主义，似乎“只能”被称为“实在主义”。金岳霖的逻辑学和形而上学同样是以“实在”为逻辑世界和形上世界的根本。在东西方哲学中，我们遇到过不同的实在主义，有古希腊柏拉图的实在主义，有现代欧美的新实在主义，还有中国古典哲学中的不同实在论。金岳霖的哲学是属于哪一种实在主义呢？大致上更接近于西方现代的新实在主义。金岳霖坚持认为，逻辑、知识和形而上的对象都是实在的，只是逻辑的对象是穷尽了所有可能的形式(“式”)，知识的对象是共相的理，形而上的对象同时包含着前两者，还要再加上构成所有事物基质的材料(“能”)。金岳霖同新实在主义的最大不同点，是他在世界范围内反叛形而上学的大趋势之中，逆势建立了实在主义的形而上学或“新玄学”体系 
金岳霖在最初发表的一篇小文中，就提出了他对“玄学”的立场。他区分了“旧玄学”与“新玄学”。参见金岳霖：《唯物哲学与科学》，见《金岳霖学术论文选》，158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并在这一体系中塑造了一种终极性的价值和信念。 
他的哲学殿堂内部色彩鲜明，是一种以探求“实在”和“完美”为特质的哲学。他的逻辑学以“本来的逻辑”为目标，以“必然的得出”为旨趣；他的知识论穷追知识的客观性基础，相信“真命题”没有程度；在形上理想上，他渴望“至真”“至善”和“至美”，还增添了一个“至如”。在现代中国哲学家中，没有哪一位哲学家在这一方面可同他相比，相比于西方任何一种体系化的哲学来说，他的哲学也是非常精细和精致的。 
一、倾心“万人敌”：从“商业”到“政治” 
有人可能会问，金岳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套哲学，难道他天生就是一位这样的哲学家？有人断言，哲学就是哲学家性格的产物。“温厚热情，有一副给人好感的气质，几乎普遍为人所爱戴” 
［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册，36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的詹姆士(William James)就说：“哲学史在极大程度上是人类几种气质冲突的历史。” 
［美］詹姆士：《实用主义》，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把形而上学看成对莫须有者的“表达”而不是实证意义的“表述”的卡尔纳普，也从这方面看待热衷于形而上学的哲学家：“一元论的形而上学体系可以是表达一种和谐的与平静的生活方式，二元论的体系可以是表达一个把生活看作是永恒的斗争的人的情绪状态；严肃主义的伦理学可以是表达一种强烈的责任感，或者表达一种严厉的统治欲。实在主义常常是心理学家称之为外向的那种性格类型的征象，它是以容易与人和物发生联系为其特征的；唯心主义是一种对立的所谓内向的性格类型的征象，这种性格倾向于从不友好的世界退却而生活在它自己的思想和幻想之中。”转引自［美］M怀特：《分析的时代——二十世纪的哲学家》，22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照此说来，哲学家的血液里流动的就是他们彼此对立的先天“意识”。谈到熊十力的哲学，金岳霖曾经有一个评论，“他的哲学背后有他这个人” 
张岱年：《忆金岳霖先生》，见《金岳霖学术思想研究》，3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金岳霖的哲学“背后”是不是也有他这个人？是的。他曾这样说：“各思想家有‘选择’的余地，所谓‘选择’者，是说各个人既有他的性情，在他的环境之下，大约就有某种思想。” 
金岳霖：《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见《金岳霖学术论文选》，278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这也是金岳霖对他的哲学的一种自我解释。 
说到金岳霖的哲学之路，我们要从他的经历说起，先说他小时候的家庭。这个家庭的主人是一位十足的洋务派官僚。金岳霖祖籍今浙江省诸暨市。诸暨始设县于秦，隶属于会稽郡。金岳霖的祖父是金春生，父亲是金聘之，母亲是唐淑贤（湖南衡阳人），称颂家庭主妇的“贤惠善良，持家有方”的美德她都有。金岳霖的父亲是盛宣怀的部下，大概是三品知府的级别。在晚清风气的影响下，金聘之热心洋务，曾担任过湖南省铁路总办，也担任过黑龙江省漠河金矿总办。金聘之一共有九个孩子，七个男孩，两个女孩，金岳霖排行第七。金聘之对他的孩子们的期望，是科举功名再加上技术和实业，实际上他也是这样要求的，但结果似乎不那么成功，尤其是就金岳霖而言。 
金岳霖出生于湖南长沙，生年是甲午风云的1895年(8月26日，农历七月初七日)。据说，他出生的那一天，他的父亲骑马回家，在路上遇到了一条蛇，于是就给他最小的儿子起名“龙荪”。“岳霖”是哲学家的号。金岳霖一生的大半时间是在学校度过的，这期间的前一阶段他是被别人教育的，后一阶段他是教育别人的。他的博士论文《TH格林的政治学说》后面附的个人简历说：“这部专著的作者生于中国湖南。赴美前他曾就师于明德学校、雅礼学校和清华预备学堂。1917年他毕业于宾州大学，并于次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的文学硕士学位，硕士论文为《州长的财政权》。在哥伦比亚大学他从师于邓宁、鲁宾逊(Robinson)等教授。” 
《金岳霖学术论文选》，140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在学习经历中，1901年，7岁的金岳霖，开始在长沙明德学校读小学。这是胡子靖私人出资开办的一所学校。从13岁开始，他进入长沙雅礼学校读中学。这是教会办的很有派头的一所学校。据称，他从小记忆力就强，晚上做梦背“四书”，他姑姑拿书对照，发现他背得一字不差。1911年夏，他报考了清华学堂的高等科，他说他靠英语上的才气和数学、国文上的运气(前者题太难大家都不会，后者碰到了自己熟悉的)，得以顺利过关。清华学堂原是“游美学务处”附设的“肄业馆”，是清政府1909年使用美国退回的庚子赔款设立的。1911年2月它被改为清华学堂，学堂分中等、高等两科，学制八年，各为四年。这是一所位于中国的美国式学校，连罗素参观后都感叹说：“清华学校恰像一个由美国移植到中国来了的大学校”。学生们未出“洋”先已“洋化”了。 
参见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编著：《清华大学校史稿》，27、2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1914年，金岳霖结束了清华学堂的学习生活到美国留学。在专业课选择上，他特意征求他五哥的意见。他五哥从实用的观点出发建议他选择簿计学。他接受了这一建议，就到宾夕法尼亚大学学商业。这里有世界上最著名的沃顿商学院，它创立于1881年，是美国第一个大学商学院。3年后，金岳霖在这里获得了商学学士学位，但这又是他告别商学的开始，原因是他对商学没有产生兴趣。注重实用的当今中国人，更可以说他不懂得现实。可他不如此想，他给他五哥写信时这样说：“簿计者，小技耳，俺长长七尺之躯，何必学此雕虫之策。昔项羽之不学剑，盖剑乃一人敌，不足学也!” 
金鼎汉：《缅怀我的叔父金岳霖教授》，见《金岳霖学术思想研究》，360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这是金岳霖从务实走向务虚的第一步。第二步是他从注重实践智慧的政治学最后走到了坐而论道的哲学和逻辑学。 
为了学“万人敌”，他选择了政治学，并转到了哥伦比亚大学。他的硕士论文是《州长的财政权》。在哥伦比亚大学，邓宁的政治学说史课程把他带入到了政治思想史中，这离哲学只有一步之遥。他对格林的政治思想产生了兴趣。在格林的政治思想中，他遇到了休谟，也遇到了形而上学。格林触发了他理智上的灵性，他回忆说：“我最初发生哲学上的兴趣是在民国八年底夏天。那时候我正在研究政治思想史，我在政治思想史底课程中碰着了THGreen。我记得我头一次感觉到理智上的欣赏就是在那个时候，而在一两年之内，如果我能够说有点子思想的话，我底思想似乎是徘徊于所谓‘唯心论’底道旁。” 
金岳霖：《论道•绪论》，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1920年，他以《TH格林的政治学说》为博士论文获得了政治学博士学位，但这又是他逐渐同政治学分手的开始。 
二、从“政治”到“哲学” 
离开哥伦比亚大学后，金岳霖先是到美国华盛顿乔治城大学做短期授课，然后回国为母亲奔丧。1921年底，他赴英国游学，追随瓦拉斯(Graham Wallas)和巴克(Earnest Barker)。这两位政治学领域的学者，曾在哥伦比亚大学讲学，当时金岳霖正在哥大念书，金岳霖说瓦拉斯这个人非常可亲 
参见刘培育主编：《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增补本）》，54页，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0。，这是他在英国“以师相待”的人。但在这里，他的政治学习经历很短暂，因为他很快迷上了哲学。他告别了伦敦大学经济学院，告别了瓦拉斯，也告别了之前他在哥大步入的政治思想史，将自己的兴趣转到了哲学上，一生钟情于此，痴迷于此。 
金岳霖回忆说，他开始接触哲学时，有两部书对他的影响非常大。一部是休谟的《人性论》(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这是他在研究格林的政治学说时就接触到的。他精心阅读这部书，这部书“给他以洋洋大观的味道” 
金岳霖：《论道•绪论》，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休谟是欧洲近代哲学中的著名怀疑论者。在欧洲，他提出的怀疑惊醒了独断论者，惊醒了康德，现在又触动了东方学人金岳霖。金岳霖还专门提到，他没有把“休谟”的英文名字念错，他是故意这样念，“休谟”两字的用意是“把所有的‘谟’都怀疑掉了” 
刘培育主编：《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增补本）》，57页，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0。。金岳霖只接受休谟怀疑的问题，不接受他对问题的结论。金岳霖称，休谟的问题在理智上折磨他好长时间，让他苦恼甚至痛苦。 
金岳霖的知识论整体上可以说是为了回答“休谟问题”而建立起来的。至于金岳霖如何回答的“休谟问题”，同他读的另一本书有关，就是罗素1903年出版的《数学原理》(Principles of Mathematics)。这本书给金岳霖的影响主要是方法上的——即“分析方法”(或“逻辑分析方法”)。金岳霖说：“哲理之为哲理不一定要靠大题目，就是日常生活中所常用的概念也可以有很精深的分析，而此精深的分析也就是哲学。” 
金岳霖：《论道•绪论》，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金岳霖在哲学上突出逻辑分析这一方法论特征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这是他解决哲学问题的利器。 
有了这一利器，他还需要更根本的哲学信念，这是决定他一生哲学的实质上的部分。在这一方面，他走上了剑桥的哲学之路，而不是牛津之路，他倾心于罗素和穆尔的“实在论”，无怨无悔，就像他的爱情那样。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的思想改造以后，金岳霖依然说：“在宇宙观方面(也可以说世界观，不过不局限于人的社会而已)，我仍然是实在主义者。” 
刘培育主编：《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增补本）》，68页，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0。金又回忆说：“我的实在主义是从早期的罗素、穆尔那里来的。这两位先生都在维特根斯特的影响下变成了马赫主义者。穆尔没有著书立说，但是他上维特根斯坦的课，曾同我一道听讲。看来他们都放弃了实在主义。现在世界上还有没有实在主义和实在主义者，我不知道。”（同上书，68页）在英国游学期间，金岳霖还同穆尔一起听过维特根斯坦的课。他说他从奥人维特根斯坦和英人袁梦西(Frank PRamsey)那里知道，他景仰的数学是“闭门造车，出门合辙”。逻辑与此类似，是因为“逻辑命题是穷尽了所有可能的必然命题”。这成为金岳霖逻辑学上的一个出发点。当然，他受到的影响不止这些，但这些东西具有根本性。 
1925年底，金岳霖从欧洲回国。1926年，他任中国大学教授，讲授英文和英国史。同年，他到清华大学任教和从事哲学研究，创建了清华大学哲学系，并担任系主任。抗战时期，他先后任教于长沙临时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抗战胜利后，清华大学复员北归，金岳霖重新担任清华大学教授，期间又曾担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1948年，他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1952年，在院系调整中，全国主要的哲学系都合并到了北京大学，金岳霖也到了北京大学，并担任系主任。1955年，他又被调入中国科学院筹备哲学研究所，同年，哲学所成立后，他担任哲学所副所长。他调侃说，他还认真地去坐办公室，但“公”不来，他也没有“公”可办。哲学所后隶属于中国社会科学院。 
20世纪50年代以前，金岳霖在大学里开的课，主要是知识论、形而上学和逻辑。有的课就是他和学生一起读书，读休谟的书，读洛克的书，边读边分析，边同学生讨论。他不像冯友兰，他不喜欢哲学史，他喜欢比较纯粹的哲学思考和哲学分析。他培养了不少知名的弟子，如王浩和殷海光等。作为哲学家，金岳霖的哲学也是20世纪50 年代以前奠定的。他有一个严格的工作和生活习惯，一直坚持上午思考和写作。1926年，他说：“近年来对于政治——不仅是中国的政治，无论哪国的政治，——极觉得灰心，而对于哲学，颇有兴趣。” 
金岳霖：《唯物哲学与科学》，见《金岳霖学术论文选》，15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他还说，世界上似乎有很多哲学动物，这样的人，“就是把他们放在监牢里做苦工，他们脑子里仍然是满脑的哲学问题” 
金岳霖：《唯物哲学与科学》，见《金岳霖学术论文选》，160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作为一位现代中国哲学家，金岳霖建立了最为体系化的知识论体系和形而上学体系。正如一开始我们就指出的那样，他在哲学上的整体倾向是实在主义。他的知识论体系主要是在西方知识论传统影响下而构建起来的。他站在实在论的立场上，接受罗素的分析方法，通过融会经验和理性，为知识的客观性寻求坚实的基础，克服种种唯我论和主观论；他的形而上学体系，可以说是中西传统形而上学融合的产物，也是他自觉抵制现代西方反叛形而上学的结果。他启用了不少中国传统形而上学的重要范畴，并为它们赋予了新的意义。他的形而上学，确实玄之又玄。他声称他要站在他的形而上学之中，怡情、乐性，但他对人类的悲观性，又使他的形而上学不近人情。后来，他意识到了他的形而上学不易为人了解的情形。为此，他补充了对“人与自然”这一问题的思考。在知识论和形而上学之外，金岳霖还对逻辑学情有独钟，在这个最难触景生情的领域中，他体会到了它的好玩之处。他较早向中国输入了一个数理逻辑系统，提出了一个与他的知识论和形而上学具有密切关系的逻辑哲学，对最抽象的逻辑能为我们生活提供最直接的便利做出了非常有力的说明。 
同他的哲学体系相对应，他主要有三部著作，一是《逻辑》(1935年)，二是《论道》（1939年），三是《知识论》（1983年）。对于这三部著作，金岳霖称他最满意的是《论道》。1940年，这本书还被重庆教育部评为抗战以来最优佳学术著作之一。他花费精力最多的是《知识论》，原因之一是这部书部头大，还有就是，他好不容易写出的第一稿，在昆明跑警报中遗失了，他不得不再花费时间从头又写。冯友兰在祝贺金岳霖88岁生日时，送给金岳霖一副对联，称他的两部书“道超青牛，论高白马”，并说他们二人“何止于米，相期以茶”。贺麟说金岳霖的《论道》“是一本最有独创性的玄学著作” 
贺麟：《50年来的中国哲学》，29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89。。金岳霖不满意他的《逻辑》，部分原因是，他介绍罗素《数理逻辑》的那一部分有一些错误，一直没有改。他还写了不少论文，比较满意的有《手术论》等。实际上，他为拟写的逻辑学著作而写的《序》、他的《中国哲学》、他的《哲学与生活》等，都称得上是哲学思考和研究中的名篇。他的著作迄今编辑最全的是《金岳霖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作为选集主要有《金岳霖学术论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道、自然与人：金岳霖英文论著全译》(三联书店，2005年)。 
三、情深意长：才性哲学家 
金岳霖是一位才智极高、性情单纯、天真浪漫、对万物充满着同情心和对人一往情深的人，他同时兼具儒家的文雅、道家的通达和英国绅士的风度。一些哲学家的人生就能打动人，西方的苏格拉底、罗素、萨特，东方的孔子、墨子、庄子、王阳明、梁漱溟等，就是这一类人中的一部分。金岳霖的人生有着传奇的色彩，原本就是一首动人的诗。 
他的人生最打动人的地方之一是他的爱情。人们常说有一种爱情，叫作“柏拉图式的爱情”，这种爱情就像柏拉图的美、善等理念那样，纯粹而又纯粹，纯粹到像陈宇说的“此情只应天上有”的境界，但“今闻竟在人世间” 
陈宇:《暮年金岳霖忆林徽因》，见刘培育主编：《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增补本）》，349页，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0。。金岳霖就是这种爱情的亲证者。他爱恋的人，是徐志摩苦苦追求过、后来同梁思成终成眷属的林徽因。金岳霖认识林徽因，是他在英国时徐志摩介绍的。他和林徽因的爱情故事，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北京东总布胡同。金家和梁家住在前后独立的两个院子里，萧乾描写的“太太的客厅”指的就是后院金岳霖院的客厅，这是当时金的各种朋友“星六聚会”的地方。人们自然会想象，这个客厅的主人是“少奶奶”， 可它的主人确实是一位单身男子。它之所以成了“太太的客厅”，是因为前院的林徽因常常是“星六聚会”的核心人物。在心爱的丈夫梁思成之外，林徽因同时又爱上了哲学家。林徽因将她的这一苦恼极了的情感，真诚地告诉了她的丈夫。梁思成陷入了痛苦之中，他想了一夜，得出了一个结论。第二天，他告诉妻子，说她是自由的，如果她选择了“老金”，他就祝愿他们永远幸福。当哲学家听到这个结论时，他也得出了一个结论，他对林徽因说，思成是真正爱她的，他不能去伤害一位真正爱她的人。彼此的直率、真诚、一诺千金，使他们两家难舍难分。 
爱情、友情难以两全的世间情，就在哲学家、“林下美人”的诗人、“梁上君子”的建筑学家这三位非常之人的非常之事中被打破了。他们三人成了两家是一家、一家是两家的“最好的朋友” 
徐鲁评论说：“他崇尚美，景仰美，却又能够完全摆脱那种凡夫俗子的占有欲，而以柏拉图式的爱，献身于他心目中的至高无上的‘美神’。”（徐鲁：《哲学家的爱》，见刘培育主编：《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增补本）》，351页，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0）文洁若赞美说：“我十分崇敬金岳霖教授这种完全无私的、柏拉图式的爱，也佩服梁思成那开阔的胸怀。……这真是人间最真诚而美好的关系。”（同上书，352页)。为了友情加上心灵上的纯真爱情，哲学家终身未娶。当不幸的诗人逝世时，金岳霖大哭了一次，这是哲学家一生“三次”大哭之一，另外两次的大哭，一次是他在美国留学时听说袁世凯同日本签订“二十一条”之后发生的，一次是50年代思想改造中他为冯友兰几次检讨都不过关两人相抱而哭。1955年，多病的林徽因逝世，在北京贤良寺举行的追悼会上，哲学家和他的挚友邓以蛰联名为诗人献上了一副挽联：“一生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 
林徽因去世一年后，哲学家突然请客，等朋友到齐后，他说这天是林徽因的生日。他家的桌子上也一直摆放着林徽因的照片。这就是金岳霖的爱。他帮助他的学生从失恋中摆脱出来的“恋爱过程说”，也是他的恋爱的真谛。他说，恋爱是一个过程，恋爱的幸福与否应从全过程来看，不能仅用恋爱的结局来衡量。恋爱是恋爱者的感情和精神的升华，只要恋爱者的精神感情是高尚的、纯洁的，他的恋爱就是幸福的。 
参见周礼全：《怀念金岳霖师》，见刘培育主编：《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增补本）》，193页，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0。金岳霖的爱情是他生活中最神圣的部分，也是让人感觉最神秘的部分。到了晚年，据说眼前的事情他都记不住了，但一说到早年的生活，他的记忆之门一下子就全打开了，就像钱端升夫人陈公蕙女士说的那样：“那个老金啊，早年的事情是近代史，现在的事情是古代史。” 
转引自陈宇:《暮年金岳霖忆林徽因》，见刘培育主编：《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增补本）》，343页，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0。 
兼容着爱情的友情只是金岳霖友情的一部分。爱情是纯粹的爱，朋友也要是纯粹的喜欢。金岳霖说，他多年以来所过的生活都是朋友间的生活。他有许多不同方面的朋友，这些朋友大都不是从事哲学的，而是从事其他领域的那个时代的一些天才，还有民间艺人、“很小的老朋友”（他喜欢跟小孩子玩）。金岳霖说，朋友需要的是彼此喜欢，他喜欢的朋友是没有世故之心的人，因为他害怕有世故之心的人。他喜欢作对联，用来表达他的真诚心情，如“性如竹影疏中日，仁是蓝香静处风”，这是他送给沈性仁女士的；如“修到梅花成眷属，不劳松菊待归人”，这是他送给清华建筑系青年讲师的。 
参见刘培育主编：《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增补本）》，80页，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0。中学时，他最要好的是富有才华而家境贫寒的同学，同学们称他们为“管鲍之交”，他曾为他的这位知交写下一副对联：“马周未必终褴褛，李白何曾老布衣” 
金鼎汉：《缅怀我的叔父金岳霖教授》，见《金岳霖学术思想研究》，360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哲学家都是些古怪的人，是不近人情的人。但金岳霖不是，他是一位非常热爱生活、欣赏生活的哲学家。他的生活充满着情趣，他养蛐蛐，欣赏斗蛐蛐；他还喜欢斗鸡，家里还先后养过斗鸡。据说斗鸡到他的饭桌上同他一起吃饭，这类似于魏晋名士同猪一起喝酒。在哲学上，他极其抽象，但在生活上，他又非常具体。他喜欢巨大的水果、最古老的树，他说他“好大”，但“不喜功” 
任继愈：《忆金先生一堂教学两则轶事》，见刘培育主编：《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增补本）》，148页，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0。。他眼睛怕光，一年四季都戴着遮阳帽，每学期一开始给学生上课，总要说他这样做不是不尊重大家。在马路上，他看到汽车都是一串串的，走路就会很紧张。 
他具有惊人的记忆力，他看一遍昆明大观楼上的诗，顺口就能背下来。但他不用庄子式的修炼，自然就可以忘了自己是谁。在一个时期中，他特别喜欢饮酒、抽烟，而且量很大。他常喝醉，他说他如果这样喝下去，他会喝死的。一次他抽了大雪茄且大醉，竟想自杀。对于我们这位乐观主义的哲学家来说，这是他一生唯一一次最悲观的时候。他是为人师表的人。他十分关怀学生，帮助过不少生活上困难的学生。乔冠华去日本留学的学费就是哲学家给的。冯友兰说金岳霖是魏晋风流，类似于嵇康。确实，他是风流和浪漫的哲学家。 
在政治上，20世纪50年代前，他对国民党有意见，但对共产党更有戒心。20世纪40年代末，国民党在大陆大势已去。50年代后，他决心做一个“彻底”的新人，他的老乡毛泽东对他也有知遇之情。1963年，金岳霖在他的老乡70岁时，认真地作了一副对联：“以一身系中国兴亡，入此岁来已七十矣；行大道于寰球变革，欣受业者近卅亿焉”。这副对联套用了梁启超为他的老师康有为祝寿的格式。金岳霖是从内心里称赞他的湖南老乡的。但如同其他哲学家乃至所有领域的学者那样，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中，他认同了政治，同时也就只能放弃他在哲学上的创造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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